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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梦花街片区，还有一部分居

民没有被纳入蓬莱路地块旧改征收，

这些居民的心情更加急迫。记者在

“三在里”弄堂采访，许多居民都向记

者表达了想要尽快搬离的愿望。

这段时间，上海持续高温。炽热

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地面上的空气都

在热浪中微微颤抖，激起了行道树上

的阵阵蝉鸣，挂在墙上的空调外机飞

速地运转，发出嗡嗡嗡的噪声。弄堂

墙边的南瓜叶也耷拉着脑袋。

这么热的天，住在三在里弄堂深

处的龚阿婆，因为家里太小，搬了一

张躺椅睡在了公共灶披间。76岁的

龚阿婆家有四口人，家里只有8平方

米，老伴和两个儿子睡在家里。龚阿

婆的两个儿子都已经40多岁，还没有

成家。

在这条弄堂内，大龄未婚男青年

不在少数，长相清秀的徐先生就是一

位。他和父母住在这里十多年了，因

为家里只有20多平方米，徐先生的哥

哥一家只能在外面借房子。“我们只能

等动迁，我们也不是指望动迁发财，只

是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生活。”徐先生

说，“现在这里都是几家人家共用厨

房，大家都只能排好队烧饭。这次疫

情这里很多人都被感染了，我因为住

在单位，才能幸免。”

还有一位近90岁的阿婆告诉记

者，她家只有五六平方米，孩子只能在

外面借房子，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苦

恼，亲戚朋友来了都没有坐的地方，慢

慢地都疏远了。当记者问她的姓名

时，她说：“不讲给你听，住在这里太坍

台了！”

在三在里，包括龚阿姨在内的不少

人还在使用痰盂大小便。虽然政府前

几年推出安装马桶的改造工程，但有些

人家因为家里太小或者楼下人家不同

意等各种原因，而没有装成。他们倒痰

盂需要跑到曹家街居委会附近的集粪

池倒，走一趟最少也要五六分钟。有些

偷懒的人，甚至会直接倒在下水道。

梦花街也有条件相对好的人家。

家住庄家街82弄1号的包阿姨，一大

家子住在独幢房子里。“我们也是托了

老祖宗的福，但还是希望能够早点动

迁。”54岁的包阿姨说。

因为地面潮湿的原因，包阿姨家

前几年装修的实木地板都全部起翘。

她告诉记者，这里整体的环境是不行

的，晒被子需要抢太阳，房子之间的间

隔太窄了。疫情期间，她84岁的婆婆

每天连窗户都不敢开。

据悉，包括三在里、庄家街在内的

梦花街北侧3000余户居民，有望在不

久的将来纳入零星旧改。

每一个居委就是一个阵地。梦花街片区四个居民区的居委干部，
在旧改加上抗疫的双重大考中，拼尽了全力，绝大多数人都被感染，但
没有一个人退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起到了很好的先锋带头作用

文庙居民区
“受伤最重”的汪书记
在梦花街，只要提到疫情那段无

比艰难的时期，他的名字总会被人提

起。他就是文庙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汪

嘉梁。汪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梦花街

人，对梦花街有很深的感情。为了守

护这里，汪书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

可能是街道受疫情伤害最重的人了。

当时，因为每天要忙各种事情，身

体不适的他耽误了去医院看病的时

间，他的大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左耳神经性耳聋，还有声带也受到了

影响。他说：“本来我是我们居民区里

说话声音最响的，现在声音很哑，话都

有点说不出了。”

汪书记的付出，居民们也都看在

眼里。4月底，他成了阳性患者。好

多居民给他打电话慰问，让他心态放

松。他从方舱回来的那天去各个弄

堂里巡视，楼上楼下的居民看到他，

都拍手欢迎，喊着：“书记回来了，书

记回来了！”

5月底，他因为脑中风被送到医院

治疗，很多居民都要冲到医院里去看

他。他说医院有规定，不许人来探望，

居民们还是一定要去。这些都让他非

常感动，“说明居民认可我的工作，心

里是有我的。”

汪书记现在回想起这些，心中仍

是感慨万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

的价值。在居民急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出现，不害怕、不

退缩，尽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群众

工作一切的‘好’与‘不好’，都会在此

时见真章。”

学宫居民区
“头发越来越少”的吴书记
从2014年来到学宫居民区算起，

党总支书记吴炎翔已经和这里的居民

打了8年交道。去年收到旧改征收的

消息，他发自内心地为居民感到高

兴。然而真正开始操作后，他又感到

困难重重。“有些居民以前经历过动

迁，或是在外面道听途说，对目前的政

策产生了一些误解。”于是，他带上块

长，一家家上门做思想工作，耐心地跟

居民解释现在的征收政策。

就在旧改工作蓄势待发的时候，

疫情又气势汹汹地来了。居委会要管

居民吃喝拉撒，又要天天组织居民做

核酸，时间排得满满的。

“我自己进方舱那段时间，还是

之前的老书记帮我顶了岗，我转阴后

马上又回来工作。”吴书记说，除了党

员，居民会自发来做志愿者，邻居之

间也都互相帮助，关键时刻少了谁都

不行。疫情也让很多居民的旧改观

念产生了变化，间接推动了居民想走

的意愿。

吴书记对这次旧改也很有感触：

“我自己是第一次做旧改工作，恰逢疫

情，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就是

工作太多，压力实在太大，晚上觉都睡

不好，头发也掉了很多。”今年35岁的

吴书记苦笑着给记者看自己身份证上

的照片：“那时候的头发多吧？最近这

段时间忙下来，大家都说，书记的头发

越来越少了。”

小桃园居民区
“连轴转”的陈书记
46岁的小桃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陈建红是梦花街片区唯一一位没有

“阳”过的书记。她一直在主持抗疫和

旧改工作，没有离开阵地一步。她的

丈夫也是一位居委干部，夫妻俩都在

抗疫一线，家里80多岁的婆婆和女儿

只能相依为命。

这段时间，辖区不时有人复阳，让

陈书记犯了愁。她介绍，如果有阳性

患者，他的同住人就是密接，要封10

天；楼上楼下的邻居是次密接，得封7

天。很多人本来已经联系好搬家公司

了，发现核酸异常以后只能退掉，等复

核结果出来之后再说。

疫情的反复不仅给签约和搬家造

成了麻烦，也让陈书记的工作节奏一

直保持紧绷。“得到混管异常的消息之

后，我们要立刻准备转运，问他最近去

过哪里，有没有和人接触。同时我们

还要尽快统计密接的数量，安排人员

管控，看看后续有多少核酸采样需要

上门去做。”她说，这两个月还是很忙，

几乎没有空下来过。

7月20日上午，在她办公室采访

时，西仓桥街上又有一个老人疑似复

阳。她无奈地说：“事情往往就是这

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天晚上刚

有一例核酸异常，大家忙到半夜一两

点，好不容易搞定了，就等今天下午出

复查结果。结果今天上午又出了一

例，我们大家只好一直连轴转。”

曹家街居民区
“光杆司令”周书记
虽然曹家街居民区这次旧改的

面积不是最大，但麻烦事一点也不

少。这个区域涉及到旧改的很多都

是独栋私房。一户2-4人的家庭住在

三层的独栋小洋楼里，生活条件还是

不错的，一开始都不愿意征收。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周洁就挨家挨户地上

门做工作。

周书记一方面跟他们讲道理，说

这次征收是大家集体的心愿，不能

不考虑其他居民的实际情况，一栋

楼里可能要住七家八家几十个人，

住房条件真的很差。另一方面也尽

量帮他们在利益方面多争取一点，

多说说好话。最后沟通下来，他们

也都能够理解。

3月底，因为疫情，旧改工作被迫

终止，防疫任务又席卷而来。“在曹家

街居民区，我既是书记又是主任，副书

记和副主任都没有，我相当于是这里

的‘光杆司令’。”周洁苦笑道，“我们这

里党员的老龄化程度也很高，能出来

帮忙做事的党员很少。所以疫情期

间，很多事情我只能自己一肩挑。就

算我进方舱后，电话也是不断。”

目前，虽然疫情看似告一段落，但

防疫工作还是不能懈怠，旧改工作也

在继续进行。她一边要说服几户不肯

签约的人家同意搬迁，一边要跟物业

和经办人一起想办法，帮助居民把行

李和家当一点点搬出小区。

提到家人，周书记始终心怀愧疚：

“我孩子今年才两岁，我住单位的时候

他还不太会说话，上次回去发现他已

经会识字唱歌，说完整的句子了。如

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多陪陪他，带他

出去玩一玩，不然孩子很多成长的过

程，我就错失了。”

（下转特6版）

梦圆梦花街
（上接特4版）

“三在里”的安居梦

“我们只能等动迁，我们也不是指望动迁发财，只是希望能够改善
一下生活。”包括三在里、庄家街在内的梦花街北侧3000余户居民，有
望在不久的将来纳入零星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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